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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茶陵县高陇镇龙匣村（古称砻溪）坐
落在茶陵县的东北部，地处“吴楚咽喉”的
茶乡一隅。龙匣村四面环山，北边的邓阜
仙山，巍峨挺拔，向左右前方延伸开去，如
同一位巨人伸出长长的双臂，与东边的书
堂仙、南边的皇雩仙一起，把这片土地温
暖地环在怀里。俯瞰整个地形，犹如一座
青翠的谷砻。砻中有一条溪流贯穿全境，

“砻溪”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这 条 溪 流 发 源 于 皇 雩 仙 ，流 经 砻

溪，危崖夹峙下飞流直下，注入椭圆形
的 水 潭 ，惊 涛 击 石 ，轰 响 山 谷 。水 潭 里
外皆为岩石，酷似石头垒成的大窝，故
名 石 窝 潭 。石 窝 潭 下 边 参 差 错 落 着 大
小不一的岩石，不少岩石中有洞穴，在
波浪的冲击下訇然作响，令人称奇。潭
壁 上 有 老 树 倒 垂 ，凉 风 伴 着 水 汽 徐 徐
而来，即便是盛暑亦寒气逼人。水流从
石窝潭回旋涌出，再一路蜿蜒，穿境而
过，缓缓向西流去，这便是龙匣村赫赫
有 名 的 南 溪 。南 溪 虽 不 宽 ，但 水 质 清
澈 ，曲 线 玲 珑 ；两 岸 古 树 参 差 ，垂 柳 依
依 ，风 光 旖 旎 ，意 境 清 幽 ，成 为 一 道 迷
人的风景。

仙山环抱下的砻溪田畴相接，土壤肥
沃，水流潺潺，树木葱茏，气候宜人。奇险
的石窝潭、幽深的龙福寨、清俊的南溪河
等景点如粒粒珍珠洒落在这里，堪比世外
桃源。宋靖康元年，进士出身的茶陵同知
李余，卸职后选择砻溪这块风水宝地定
居，成为李氏开基祖。

李氏生有三子，分家后在南中北各占
一处兴家立业，称为上院中院下院，并在
三院适当位置植枫树三棵，成直线南北贯
穿砻溪，寓意守正同心，封妻荫子。如今，
屹立于中院的那棵枫树亭亭如盖，格外繁

茂，有近九百年的树龄，成为龙匣村古村
落的神树。

落户后的李余无意仕途，专心课读教
子，养成了崇学家风，并传承久远。其后几
代进士迭出，举人甚多。其子时珍、四世孙
朝端、元奎、六世孙李祁、十世孙东阳，均
为进士。时珍之孙详叔，也是一位有影响
的文人，于砻溪创办了杜陵书院，朗朗书
声便飘荡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学风愈加
浓厚。元明之际，杜陵书院毁于战火，明嘉
靖年间，有名叫“嘉行老人”的学究，重修
学院，改名为“学易堂”，后因李东阳的成
就再改为“相国第”。

六世孙李祁科举得中榜眼，授应奉翰
林文字，乡人称其为状元，被誉为“元明之
际湖湘第一诗人”，以崇尚名节、忠贞孝义
著称。十世孙李东阳是明代著名的政治
家、文学家，创建的茶陵诗派在历史上影
响深远，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
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明成化八年（1472），26 岁的李东阳
曾随父亲李淳回故乡茶陵省亲祭祖，他
们和族人一起来到荷木坪祭奠祖先，来
到离茶陵地界三十里的雷公峡祭奠长眠
在那里的族高祖李祁，因追念李祁的高
风亮节，李东阳特意为他描摹了一幅画
像，置于墓前。

在茶陵短短十八天里，李东阳被茶陵
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所吸引感染，写下
了著名的《茶陵竹枝词》。他徘徊在家乡的
那条南溪旁，激越的水声涤荡着他的心
灵，灵逸的清风从山谷飘来，拂动着他的
衣衫。年轻的李东阳逸兴遄飞，挥手写下

“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的条幅，赠给
族人。条幅至今挂在李家祠堂，十个行楷
字，笔力矫健而又灵动飞越，笔势清劲而

又温柔敦厚。
天资禀赋遗传了祖辈的李东阳，也

如同龙匣之水，忠、孝、勤、廉是他生命
底 色 ，但 忠 孝 勤 廉 而 又 能 讲 究 智 慧 谋
略，才气逼人而又能谦和隐忍，为官清
正而又严谨敦厚。他凭借着独特的人格
魅力，以水的姿态在翰林院学养了三十
年，谦和隐忍，为他后期主政打下了深
厚的基础。弘治八年李东阳以礼部右侍
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他以卓越的
政治才能，与徐漙、刘健、谢迁等人一起
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的理想。正
德改元后，刘瑾专权，作为内阁首辅大
臣的他，依然以忠勤为本，以水的姿态，
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多方弥缝，保存善
类，支撑着风雨飘摇的正德王朝，并设
法帮助杨一清等人除掉刘瑾。他凭借着
自己良好的政绩和优秀的才华无可争
辩地位列大明重臣和湖湘文化名人。难
以置信的是，李东阳立朝五十年，为相
十八年，身为内阁首辅，去世时竟家无
余财四壁徒立，还要靠门生集资敛费才
办 理 完 丧 事 。他 的 廉 洁 自 律 和 两 袖 清
风，在当时实属罕见。

五百多年多过去了，龙匣四围的群山
还像当年一样巍峨苍翠，环护着这一方村
民；南溪还像当年一样唱着经年老歌，蜿
蜒流淌。人们为了纪念李祁和李东阳两位
高洁之士，在这里种下了万亩荷花。每到
夏季，这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给人以无尽的享受。这块土地，因李
东阳及先贤高洁品质的熏染，世代书香的
浸润，显得格外厚重又温婉动人。它美丽
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人文底蕴，散发着独
特的魅力，值得后来者不断地发掘研究和
学习继承。

那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了遥
远的某北方城市求职。因为毕业
前对方单位——一家国企已经到
学校来联系好了要人，我找到了
那家单位。单位负责接待的人却
告诉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人是要
的，但情况有了变化，人事局那边
不同意拨指标。”如同当头一棒，
我愣住了。我急忙追问，他不愿多
说 ：“ 不 过 我 们 会 尽 量 争 取 。”接
着，我看见还有三个和我同样风
尘仆仆衣着寒酸的小伙子也赶来
了，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来应聘的
大学生。在听了厂方的回答后，他
们和厂方争论起来，都有一种被
欺骗后的愤怒。

厂方给我们开了一间简陋的
招待所，说：“你们再等几天，我们
安排你们住宿，吃饭你们就自己
负责吧。”我们只有忍气吞声住下
来。同病相怜，我们很容易便团结
在了一起。我们互相勉励，焦急地
等待着，希望会有好结果。我更是
心急如焚，出门前没有带多少钱，
这么多年读书已耗尽了父母的心
血，这次来的路费还是爸爸把一
头猪提前卖了换来的。出门时心
里满怀期望，发誓要好好工作来
报答他们，以为一上班就会发工
资，谁知会出现这种状况？别说回
家的路费，吃饭的钱都所剩无几
了。家乡远隔千里，举目无亲，怎
么办？我哭了起来。他们三个看见
我这样子，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
哭诉了自己的难处。

令我一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
他们纷纷从身上拿出了钱包，有一
个掏出一个绣得很精致的布钱包，
看得出是他妈妈一针一线精心绣

的，把里面的钱递给了我之后钱包
便迅速干瘪下去。三个人，一下子
竟凑了九百多元钱。这些钱，已足
够我几天的伙食与回家的路费了。
看着他们满脸的真诚，我感动得哭
了。我要下了他们的地址，承诺以
后一定尽快还他们。一个多星期过
去了，厂方终于无奈地告诉我们：

“没办法了。”淡淡的一句话，便把
我们摆平了。四个穷学生只有愤怒
而无奈地回家。

回到家里，我把得到帮助的事
告诉身边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这
世上有太多明借实骗甚至连亲友
都不放过的人，何况我们只是萍水
相逢不会再见？也许只有没有被世
俗污染的学生才能做到。有心术不
正的人甚至劝我：“别还了。”这种
教唆更令我吃惊。

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咬
着牙，做了几个月苦工，硬是尽快
还了他们的钱。在三张汇款单的附
言上，我都写上了一句：“你给我的
是一种信念！”接着，我几经周折，
四处求职，在一次次碰钉子时我也
沮丧过，绝望过，但记起那三张真
诚的脸，我的周身又升腾起一种力
量。不久，我考取了公务员。我忘记
了那次求职被骗的不快，而那狭小
的房子里的一幕竟变得那么温馨
而令人怀念。

多年过去了，我和他们一直保
持着联系。虽然因为都有了彼此的
事业和家庭，不曾重逢，但那份通
过电话或网上交流传递的温暖，时
刻激励着我，让我坚信：也许生活
偶尔不圆满，但人性还是美好的，
只要你做一个善良与诚信的人，世
界会因此更美好。

开完扶贫工作调度会，我和办公
室老刘马不停蹄，驱车上高速，三百多
公里后再沿着崎岖的山路弯入罗霄山
下，赶到我们对口扶贫户罗娭毑家。

这次行动，是厅里统一部署的扶
贫回头看，各处室和各直属单位都要
走访扶贫户，发现问题，及时应对，防
止返贫。

路边下车后步行，各色山花丛中
笑，粉红的野樱桃、鲜红的芍药花、淡
黄 的 野 菊 花 、紫 色 的 紫 云 英 ，不 一 而
是。罗娭毑蹲在低矮的屋檐下，两手抓
住那条大黄狗的腿。

“你们来了，快进屋坐啊！我怕黄
狗凶你们，先捉住它，等下子脸熟了就
没事了。”罗娭毑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
呼。

“罗娭毑好啊，我们又有一段时间
没来看你了，家里还好吧？”我和老刘
走进屋，把米油面放在小桌子上。

“你们老是记得我这个老骨头，我
的心里过意不去啊！”罗娭毑放开摇头
摆尾的大黄狗，起身倒茶。

我这才发现，罗娭毑穿的这件外
衣都旧得起毛边了。

这个家庭的不幸令人惋惜。十几
年前，罗娭毑刚满 35 岁的儿子患癌症
去世，留下一贫如洗的家和一堆治疗
欠下的债务。媳妇实在忍受不了窘境，
一走了之，再无任何音信。不过，孙女
阿花很懂事，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

“唉，我的孙女阿花跟着我命苦，
那年我没得钱给她交学费上一中。”罗
娭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疼不已。无

奈之下，阿花选择了免学费的县职业
学校就读，不过她依然不气馁，执意要
通过对口升学考上一本大学。

为 了 保 证 孙 女 阿 花 基 本 的 伙 食
费，已是 70 岁高龄的爷爷，冒着被毒蛇
咬被野蜂蛰的危险，爬山过坳去采摘
金银花卖钱。今天天气放晴，他又挎个
背篓上山了。

“说实话，我一看到你们两个，就
会想起我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还在，
那就好过得多。”罗娭毑说着，又搬出
了那本布满印渍的相册，翻到她儿子
的照片抚摸着，不禁泪水盈眶：“我的
儿子也和你们一样的身材，高高大大
的。”

“罗娭毑，你别伤心。今后你有什
么难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
我安慰着罗娭毑。

这两年，我们虽然筹集资金帮助
罗娭毑建好了住房，修好了门前的便
道，改良了厨厕，添置了家电，但是因
为缺乏劳动力，种植黄桃养殖鸡鸭这
些致富路子还是行不通，只有让阿花
升学走出大山，这个家庭才会焕发新
的内生动力。

我和老刘几乎是不约而同，每人
拿出一千块钱塞给罗娭毑，让阿花交
生活费。

“不行啊，你们为我这个家庭付出
得够多了。客家人有句话，你们那么远
来，脚步都值钱嘞。不能老是让你们破
费，你们自己屋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罗娭毑硬是不肯收。

“叔叔，我每年去县城打暑假工可
以攒钱的，生活费基本上没问题。”一旁

的阿花说着，露出灿烂如山花的笑脸。
见罗娭毑执意不收，我和老刘只

好作罢。
“来来来，你们看看，这是我家老

伴这一向摘的金银花。”罗娭毑搬出两
张木凳，摆个簸箕，把一大包金银花摊
开：“再晒一下子，下次去镇上赶集，就
可以卖到药店里，这一大包可以卖得
两三百块钱。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这金银花好香啊！”我抓起一把，
细细闻了闻，对罗娭毑说：“你这包金
银花，要是让我带到省城去，可以卖得
两千块钱。”

“真的啊？不可能吧？”罗娭毑一脸
疑惑。

“你这金银花是野生的、天然的，
号称山花之王，价钱当然不一样。城里
人 都 喜 欢 用 这 个 养 生 呢 。”老 刘 接 话
说。

为了打消罗娭毑的顾虑，我当着
罗娭毑的面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联
系好了买家。罗娭毑点点头，利索地收
拾好金银花，让我们带到省城的药店
去卖个高价钱。

回到单位办公室，我和老刘第一
时间给罗娭毑的银行卡上转了两千块
钱，并打电话告诉她好消息，金银花已
经卖掉了，刚好两千块钱。

电话里，罗娭毑连连说谢谢，高兴
地说孙女阿花这几个月的伙食费有着
落了。

我不停地附和着罗娭毑的笑声。
放下电话，望着办公室那一大包金银
花，不由地想起远山上烂漫的山花中，
那位佝偻着背采摘的老人……

麻石做成，篾筛子那般大，上下两
层，上是盖，下是座。盖凹陷，放米的，
稍靠边处，一直径三厘米小孔，米由此
入磨芯。盖边一方窟，较深，拐子形木
方 牢 牢 楔 入 ，便 成 了 磨 把 手 。木 架 粗
大，稳稳站立，磨在架子中央。儿时那
盘磨，在我们公厅堂墙下，靠左边那地
方，就这样静默着。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攸县乡下
的大屋场。有厅堂这幢是主屋，三空，
进 身 长 ，左 右 有 侧 屋 前 伸 ，型 如“ 凹 ”
字 。右 边 又 一 幢“ 凹 ”字 型 屋 ，稍 矮 小
些。屋场前是稻田，后有菜园，左右皆
是荷塘。

屋场共有九户人家，不小，因此，
那磨被人推着的时候也较多，农事稍
闲下来，便听得到磨“嗡嗡嗡”响。妇女
们用竹筒管量一筒米，放磨凹里，一手
推磨，一手添米，推一圈磨，扫若干粒
米，依此反复。要将米粉磨细，一次添
米不能过多，这样，所需时间便长。磨
过 沉 ，又 笨 拙 ，转 起 来 也 多 少 有 点 惯
性，似有力可借，但一个女人，时间一
久，终究乏力，我们就有机会上场。握
着那木把，纯粹好玩，一会发疯般推，
一会老牛般缓，不得要领，没个正经，
就嫌，喊走开，不走，就打手，才走。这
时就有另一女人帮忙。这回你帮我，下
回我帮你。木架有凳高，两个女人对坐
凳上，挺胸颔首，磨在轻松谈笑声里悠
悠转着，米的粉末从上盖下座之中的
缝隙里，在舒缓不变的节奏里，纷纷洒
落于架下篾盘里。坐在厅堂门槛上的
我，看着她们那样愉快放松地劳动，为
了给家中孩子解馋，那样尽职尽责，便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深秋早晨池塘上
的雾霭，袅袅娜娜地升腾。

不管谁推磨，只要有磨响，整个屋
场，都有糍粑吃。不多，顶多一只。正因
如此，才分外香。便缠着娘，也要磨粉

做 糍 粑 。那 时 粮 食 紧 张 ，我 兄 弟 姊 妹
多，就算能省一筒米“奢侈”一回，娘也
难 得 有 这 日 工 。我 便 表 态 ：“ 帮 你 推
磨！”态度坚定，泪眼婆娑。娘便许诺：

“等碾了新米再磨粉做糍粑。”迎来暑
期，“双抢”完毕，终于碾了新米，终于
傻傻地乐着帮娘推起了磨。糍粑熟的
那刻，揭开锅盖，扑出来的香气硬是比
平时的米饭浓稠得多。我们几个，争着
将糍粑分送至左邻右舍，再尝清香扑
鼻的新米糍粑。

磨得最多的是粳米粉，糯米粉很
少磨。生产队很少种糯谷，产量低，不
划算。偏偏糯米糍粑最好吃。每年从队
里分得几筒糯米，一定要留到过年磨
淀 粉 的 。糯 米 淘 洗 干 净 ，水 里 浸 泡 到
了，木勺舀磨里磨，渗出雪白的米浆，
纱布装好，沥尽水，掰小块日头下晒，
干透了，收起来，过年做糍粑。淀粉调
水弄稠，热油锅里摊平摊开，撒红砂糖
黑芝麻，卷成筒，铲子横切装盘，再撒
点磨里磨出的熟豆粉，年，就香得不能
再香了!

开春磨粉摘艾叶做艾叶糍粑，深
秋时节磨栗子粉，做栗子糍粑，在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是挺奢侈的事，小时，
只吃过一两回。那时，一月难知肉味，
磨米粉蒸粉子肉，也是要等到过年才
会有的事，油亮亮、红艳艳的粉蒸肉端
到桌上，才感到那是浓浓的年味。

磨粉磨得最多的是住厅堂后面的
耀伯家，一个月里总要磨几回粉做几
回糍粑。我家就在公厅堂的右边，相隔
近，总能闻到从他家飘过来的糍粑香。
不知何故，耀伯 和 耀 伯 母 一 直 未 生 。
早 先 带 养 一 个 女 儿 ，本 要“ 招 郎 ”的 ，
成人后又嫁出去了。耀伯本身也
是 小 时 候 从 很 远 的 地 方 带 养 过
来的，我那个本家堂爷
爷 只 生 两 女 ，均 出 嫁 。

耀伯后来又带养了一个儿子，比我小
两岁，名叫岁冬。我最是羨慕他了，因
为常能听到他家推得磨响。

我 家 右 边 ，住 着 一 个“ 特 殊 户 ”，
说 特 殊 ，因 她 是 地 主 婆 。新 中 国 成 立
前，住四合院。那一大幢被人称作“洋
屋 ”的 四 合 院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分 给 了
普 通 百 姓 住 。屋 主 黄 埔 毕 业 ，曾 做 过
长沙警备区司令，回家骑高头大马带
警 卫 的 ，逃 去 台 湾 了 ，丢 在 家 的 老 婆
和一哑巴儿子便住在我家旁边。她五
十多岁，单单瘦瘦，清清爽爽，哑巴儿
子二十出头，十分机灵。平常，大家与
娘俩接触较少。娘俩有时也去磨米做
糍 粑 。有 次 ，我 一 个 人 在 她 家 阶 基 上
玩，突然，她拿给我几只栗子糍粑，用
一 根 筷 子 戳 着 ，轻 声 说 ：“ 给 你 ，好
吃 ！”这 太 意 外 了 ，我 却 不 敢 接 ，她 硬
塞我手里。我僵了会，等她进屋，迅速
扔 至 屋 前 水 坑 里 。转 身 时 ，发 现 窗 户
里有一双看着我的眼睛，眼里似有失
望 伤 心 和 落 寞 。改 革 开 放 后 ，娘 俩 便
去广州女儿那居住了。

当我渐大些的时候，开始有磨粉
机，无须用到那石磨了。耀伯娘却说，
只有石磨弄出来的才香。后来，大家都
拆老屋，建新房，老屋场荡然无存，石
磨让给了耀伯家。再后来，我走出了家
乡，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情形，让我想
起儿时那盘磨。

如今耀伯和耀伯娘也已过世，不
知那磨还在不。

山花
谭圣林

儿时那盘磨
刘铁建

东阳故里龙匣村
张东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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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红尘纷扰远离红尘纷扰
把诗和远方寻找把诗和远方寻找
当我邂逅了神农谷当我邂逅了神农谷
脚步不再奔跑脚步不再奔跑
漫山郁郁葱葱的绿哟漫山郁郁葱葱的绿哟
是我向往的怀抱是我向往的怀抱
一条蜿蜒的溪流哟一条蜿蜒的溪流哟
把我的梦儿绕把我的梦儿绕
沿着攀登向上的阶梯沿着攀登向上的阶梯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远离红尘纷扰远离红尘纷扰
把诗和远方寻找把诗和远方寻找
当我邂逅了神农谷当我邂逅了神农谷
脚步不再奔跑脚步不再奔跑
那昂扬挺拔的翠竹哟那昂扬挺拔的翠竹哟
是我向往的怀抱是我向往的怀抱
一挂珠帘瀑布哟一挂珠帘瀑布哟
惹一弯彩虹绕惹一弯彩虹绕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神农谷呀神农谷神农谷呀神农谷
细雨伴着那白云飘细雨伴着那白云飘
神农谷呀神农谷神农谷呀神农谷
果香源自那炎陵桃果香源自那炎陵桃
神农谷呀神农谷神农谷呀神农谷
我不羡鸳鸯不羡仙我不羡鸳鸯不羡仙
甘愿投入你怀抱甘愿投入你怀抱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神农谷呀神农谷神农谷呀神农谷
我不羡鸳鸯不羡仙我不羡鸳鸯不羡仙
甘愿投入你怀抱甘愿投入你怀抱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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